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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在庐山弘法期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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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以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所见的与太虚有关的史料为中心，具体考察了１９２４年庐
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与日本的关系。第一部分考察当时庐山日本人的居住情况，指出太虚与日本人
的直接交往即始于这个时期。第二部分考察日本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的背
景，指出围绕翌年在日本东京召开后续会议的名称，日方力避 “世界”而强调使用 “东亚”的原因有
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而日本民间 （佛教界）试图积极与太虚接触，强调 “日中亲善”，有其自身的诉
求。本文最后指出，“从日本看太虚”，利用日本外交档案考察太虚，故纸寻珍，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
知的历史，看到一位鲜活的历史人物太虚形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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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联合会

太虚 （１８８９—１９４７）生当中国历史上最为动
荡的年代，为了回应近代性的挑战，太虚提出了
一系列佛教改革的主张；以僧团自身建设为目的
的 “整理僧伽制度论”，以培养佛教人才为目的
的佛学院的设立，以济世利人为宗旨的 “人生佛
教”“人间佛教”理念等，这些不仅为当时的佛
教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为之后的佛教发展指明
了方向。
然而，当我们历史地审视太虚一生所推行的

一系列的佛教改革运动时，不难发现，日本佛教
的存在，不可忽视；无论是在太虚极力推动的僧
伽教育和佛教文化事业中，还是在太虚提出的
“世界佛教运动”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日本佛教
的影子。特别是结合日本保存下来的相关史料，
我们还可了解到，太虚与日本佛教的关系似乎经
历了一个从 “借鉴”日本佛教的经验，到试图
“联合”日本佛教界一起回应西方异文化的入侵，
最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扩张和侵略而演变为

“抗日”这一极其不平凡的历程①。
太虚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②，自那以

来，汉语佛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
“从日本发现太虚”的研究路径，一直以来可以
说完全是一个空白。即便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已
经出版却直到近年才在汉语佛学界开始受到关注

且似乎带有一种被 “热捧”意味的 Ｈｏｌｍｅｓ
Ｗｅｌｃｈ （霍姆斯·尉迟酣）的研究，情况同样如
此③。至于日本，有关太虚的研究，可以说目前
尚停留在一般的介绍性阶段，并未形成一个课
题④。尽管太虚与日本佛教的关系密切，在近代
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代中日佛教互为背景和资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因此，我们研究太虚，不得不重视日
本方面的史料；从日本看太虚，是太虚研究中不
可或缺的视角，而仅仅局限于太虚本人的文字和
中文一方现有的史料，“用太虚研究太虚”的方
法，或者 “复制”太虚的说法，不得不让人觉得
这是一种宗教神学的研究范式，不仅在方法论上
失之客观，而且在一些事件的分析与理解上，也
会给我们留下许多疑问。比如就太虚在庐山大林
寺期间的活动来说，为什么稻叶圆成特地去大林
寺拜访太虚？日本驻九江领事馆江户千太郎领事

提出让日本佛教徒也来参加太虚举办的讲经活

动，真的如太虚所言，是因为江户是 “日本的佛
教徒”吗？再如，翌年日方派遣代表团参加第二
届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结束后，中日
双方围绕翌年在日本召开第三次会议的名称与规

模，针对太虚提出的仍然沿用 “世界佛教联合
会”名称的提案，日方力避 “世界”而强调 “东



亚”，且大谈中日两国佛教之间的 “双边亲善”，
其表面上的台词虽是为了 “务实”，但其背后是否
隐藏着什么背景？日方代表结束庐山的讲座回到

日本后到底说了些什么？太虚说当时庐山有许多

日本商人在那里开旅馆，当时庐山的情况到底如
何？等等。关于这些疑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从现有的中文资料是难以弄清楚的。而要想弄清
这些疑问，需要我们转换视角，从日本寻找线索。
本文即是以被日本国家公文资料库作为 “外

交史料”保存下来的与太虚相关的档案为中心所
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具体围绕１９２４年庐山 “世
界佛教联合会”的召开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运
用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研究太虚以及近代中日佛

教交流的历史，在目前海内外的学术界，应该是
第一次，在史料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与
此同时，为了便于对 “事情”的经过进行较为客
观的把握，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尽量结合太虚
自己的文字和现有的中文的相关记载，同时也不
放弃对日本相关期刊报纸的利用。这主要是因
为：日本国家公文馆目前公开的档案并不是档案
的全部，资料上受到制约；其次，即便是全部公
布出来了，所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未必就是 “事
情”的完整记录，难以还原 “事情”的真相。再
者，档案本身所载的内容，其实也有它的局限
性，需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的 “史料价值”，
不能盲信。

一、１９２４年 “世界佛教联合会”前后
在庐山的日本人

１９２３年，太虚开始恢复庐山大林寺，举办
暑期讲经活动，并发起成立 “世界佛教联合会”
的倡议。太虚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日本佛教界的注
意，大谷大学稻叶圆成专程来大林寺拜访太虚。
同时还引起了日本当时驻九江领事馆领事江户千

太郎的注意。太虚在 《自传》里回忆说：“尤其
那领事江户是个日本的佛教徒，竟来以日本的佛
教徒名义，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电日本以次
年推派佛教代表来讲演，并参加世界佛教联合
会”⑤。次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如期在庐山召
开，日本派来了以 “法相宗长佐伯定胤，及帝国
大学梵文学博士木村泰贤”⑥为代表的团队参加，
并轮流讲演。而且，讲演会结束后，“另开了两
天会议，出席的日、德、英、法、芬九人，中国
代表十余人，讨论了些中日如何交换教授学生，
及如何对暹罗等唤起联合，并向欧、美宣传佛教
等议题。形成决议的，则为第二年在日本召开，

定名为 ‘东亚佛教大会’”⑦。总之，这个被太虚
自己后来说成是 “弄假成真”的 “世界佛教联合
会”，开启了太虚 “世界佛教运动”的重要一步。
说起佛教史上的庐山，我们总会想到东晋时

代的慧远 （３３４—４１６）在庐山结 “白莲社”，宣
扬佛教净土法门的历史。庐山，作为佛教的名
山，一直以来令无数佛教信徒心向往之。然而，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叶，这里 “只盛耶教，不
闻佛声”，“自牯牛岭开辟避暑区之后，周围十里
间只有耶稣教堂林立，退处偏远的僧侣佛徒，久
已无立足的余地”⑧。堂堂的佛们净地，竟变成
了 “洋人”传播基督教的圣地，沧桑巨变，令人
叹息。
一座佛教名山，在风云变幻的上世纪初叶变

为 “洋人”的 “基督教区”，这当然与近代中国
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关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
初庐山基督教的传播及其 “洋人”的情况，我们
可以从当时居住在九江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李德
立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ｅｌｂｙ　Ｌｉｔｔｌｅ，１８６４－１９３９）的 《牯
岭开辟记》一书中了解其大概⑨。据载，李德立
当时在庐山租借了一大块土地，并开发为避暑
区，供人 （主要是外国人）度假之用，也为自己
建造了一座教会。《牯岭开辟记》记载了他开发
庐山避暑区的经过，其中涉及到当时基督教在庐
山的传播以及 “洋人”的情况。那么，当时庐山
的佛教以及与日本人的情况如何呢？《牯岭开辟
记》未有记载。
其实，当时庐山的佛教情况，特别是日本人

的情况，在已刊行的汉语文献中，除了太虚的文
字外，我们似乎无从知晓。太虚说，这里 “是国
际避暑区，中外人士都宣扬基督教，差不多是耶
教徒的势力范围”⑩。因此他当时带着几位徒弟
从武汉来到这里，其实也并不是为了修复祖庭，
更不是为了 “朝圣”，而是向洋人传布佛教：“我
们在庐山演讲佛学，无异走进了基督教区宣传佛
法；当时来听讲的，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
师”瑏瑡。尽管太虚当时有重振祖庭，还我佛教圣
地尊严的弘愿，但实际上，这对当时的太虚来
说，似乎已力不从心了。其实，太虚坦言：“不
想把古式寺院恢复，只须作一讲堂及造些办事人
房子，临路造一古大林寺门坊便可”，“在一间木
屋里，陈了一些桌椅，不特没有举行佛教仪式，
就连佛像也没有”瑏瑢。
太虚刚开始讲经时，虽然听讲的人群中 “也

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引起了 “外国人洋人”
的留步观望，但效果似乎不佳，只有日本人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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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的回应。太虚回忆说：讲堂前做的一块
“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大招牌，竟 “引起斜对面
的日本旅馆及九江日本领事、银行等避暑人员的
注意”瑏瑣，并且促成了后来 “庐山世界佛教联合
会”以及 “东亚佛教大会”的召开。太虚这里的
记述，虽然语焉不详，但为我们了解当时居住在
庐山的日本人的情况提供了线索：日本人曾在庐
山经营旅馆，而且该旅馆位于大林寺的斜对面。
其实，关于包括庐山在内的当时九江一带的

情况，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中保存了大量的档
案，内容涉及地理、自然、物产、矿产、水源、
工业、农业、政治、经济、卫生、当地人的排日
情绪以及在九江的日本公司、私人企业、银行、
居住人数等方面。这些档案中，也有关于当时在

庐山居住的外国人的人数以及传教士情况的调

查，且内容颇详。而关于日本人的居住情况，有
如下几份档案，可供我们参考，值得介绍。
第一份档案标题是：“１３．九江领事馆”。收

藏在 “外务省外交史料观”〉“战前外务省记录”〉
“３门 通商”〉“４类 财政及经济”〉“６项企业”〉
“支那ニ於ケル本帮人ノ发展及状况杂件”／ “在
支本帮人ノ企业及贸易调查ノ件”第八卷。共
１２页。记载事情的年代：大正１２年至大正１３
年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档案作成年月日：大正１２年
３月１５日至大正１３年６月１２日 （１９２３／０３／１５
－１９２４／０６／１７）。档案机关：外务省。
该档案的影印件如下。这里只转载其中的第

一页和第五页。

　
　　从内容看，这份档案是大正１２ （１９２３）年３
月１４日，由驻九江领事馆事务代理藤井启二执
笔，呈报当时的外务大臣伯爵内田康哉的，而
“关于在中国日本企业及贸易调查”，是受外务大
臣在上月２３日来函的指示而进行的。报告分正
本、副本共三份。调查范围为九江领事馆管辖区
域。按 “组织名称”“代表人姓名”“营业开始年
月” “所在地” “支店及本店各所在地” “资本
额·公称与已入帐情况”“营业项目”“在中国或
各居留管辖地税务纳税情况” “备考”等项目进
行调查统计。从这份调查报告，我们知道日本当
时在九江的 “公司企业及商事组合”有：“株式
会社台湾银行九江支店”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九
江出张所”“株式会社草叶洋行出张所”“株式会
社平和公司”（经营陶瓷器用颜料）四家；“个人
经营企业”有：永和煤炭公司 （石炭采掘及出
售）、“大记公司 （中日合资，锰采掘）、“鸿池铁
工所街字”（中日合资，南深铁道栋梁及机关车
修理）”“丸三洋行”（中日合资，贩卖药品及杂
货中日合资）、“上海铃木洋行代理店”（中日合
资，贩卖樟脑及樟脑油）、“大元洋行”（中日合
资，进口并贩卖食料品及旅馆业）、“仁德洋行”

（中日合资，批发洋杂货）九家。但对各家的所
在地未作说明。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在九江确有

日本人经营旅馆业 （合资）。至于它是否设在庐
山，是否太虚所说的那家 “斜对面的日本旅馆”，
从该档案中我们不得而知。其次，在以批发 “洋
杂货”为业的 “仁德洋行”的 “业态”（即经营
状态）一栏中写有 “暑期在庐山设支店”的字样
（见上右影印件最后一行）。可知当时庐山的生意
旺季是在暑期，这可以为太虚之所以选择暑期在
庐山举办以 “洋人”为对象的讲座活动，提供了
一个注脚。
其实，这份档案所载的由 “大元洋行”经

营的旅馆，叫 “大元旅馆”，其 “分馆”的地
点就是位于庐山大林寺旁。这可以从３年前即
１９２０年到访庐山的日本佛教学者常盤大定的记
载得到证实。常盤说他们一行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到
达庐山时正赶上下雨，在 “大元旅馆”的主人
增田久次郎的引路下，与前来会合的堀幸寿一
起，一行共四人，雇了三台轿，列队前行。而
且还说，当时的牯岭街酷似日本的箱根，十分
繁华，日本人住在由传教士经营的租借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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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租界的最南端是大林寺的寺迹，而 “大
元旅馆分馆”就位于此地。常盤还记载说，在
“大元旅馆分馆”建成之前，来自日本的避暑
客人一般都投宿在由日人经营的 “竹内照相
馆”瑏瑤。常 盤 去 大 林 寺 的 时 间 是 大 正 ９ 年
（１９２０），与太虚在大林寺的时间和日本驻九江
领事馆的调查报告的时间虽然相差３年，但三
者的记述所反映的事实，基本相吻，这为我们
了解太虚当时在大林寺与日本人的接触，进一
步提供了旁证。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还显示，江户千太郎的

确去过庐山，目的是考察暑期来庐山行商和度假

的日本人的情况，而且每年暑期要去４次，每次
３天。每次都有警察署警官随行。下面是他当年
向日本外务大臣申请的出差报告的影印件。该档
案标题是：“８．５．九江”。收藏在 “外务省外交
史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 “６门”人事〉
“１类 官制及管职”〉“６项 出张及巡迴”〉“帝国
官吏出张及巡迴杂件”／ “在外公馆之部 第三
卷”。所藏馆内资料查询号：６－１－６－２－３。档
案作者：在九江领事馆江户千太郎。年代范围：
大正１２年 （１９２３）。档案制作年月日：大正１２
年４月１３日至大正１２年５月１日 （１９２３／０４／１３
－１９２３／０５／０１）。档案机关：外务省。

　
　　关于去庐山出差的文字，见于第二页后半部
分 “庐山 四回”字样。接下来是说明出差的理
由，意思是：“暑期日本人避暑客颇多，且多数
的杂货商、鞋商等都从上海、汉口地方赶来，故
希望能让警察署员一起随行，日程每次三天，船
车费每次七元”。这份申请出差报告提交后，很
快得到了外务大臣的批复，同意江户领事的出差
申请。该批复也被附在了这份档案的后面，归为
一个卷宗。

还有一份档案显示日本驻九江警官去庐山巡

逻回来的出差汇报，具体记载了当时庐山包括日
本人在内的外国人的人数和日本企业的情况。该
档案标题是：“９．在九江”。收藏在 “外务省外
交史料馆”〉 “战前期外务省记录”〉 “６门 人
事”〉“１类 官制及官职”〉 “６项 出张及巡迴”〉
“帝国官吏出张及巡迴杂件”／ “复命之部”／
“在外警察官 第二卷”。共６页，正文５页，影
印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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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名称为 “石井警部庐山状况视察报告ノ
件”，由领事江户千太郎报呈外务大臣伯爵内田
康哉。内容分 “一、警戒状态” “二、日本人避
暑客及商人状态” “三、外国人避暑状态”和
“四、卫生状态”四部分。其中在第二部讲到，
仅从上海过来的日本 “避暑商颇多，除临时性避
暑客外，实际上达二十四户”，而 “从其他方面
过来的有七户，共有一百一十三人”。他们的职
业是：“杂货店一家，制鞋贩卖商两家，宿屋
（即旅馆—引者）一家，写真业 （即照相业—引
者）一家”等。而且还记述道：“杂货店……特
别是在宣教师下山之后的年末，‘圣诞节’所需
的玩具等一切都从该店购买，大部分都会售空”。
特别是其中提到了大林寺，说：“日本的避暑客
几乎都住宿在牯岭大林寺西街出租的房屋或者自

己的住宅，因此能看到他们过得很安逸。而庐山
的支那人对日本人的评价极其良好。……住在这
里的人看不到有排日的气氛，都说心情舒畅。”
关于外国人的避暑状态，该报告说，欧美来的避
暑客 “总人数约二千五六百名……欧美人中的避
暑客都是各派传教士及其家属……但因生活习
惯，常引起支那人的反感，最后都改信 （其他宗
教———引者）了”等。
另外，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也做了一份关于

牯岭外国人情况的调查报告，被保存在日本国家
公文馆。该档案标题是：“２．大正３年２月１４

日至大正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收藏在 “外务省外交
史料馆”〉 “战前期外务省记录”〉 “１门 政治”〉
“６类 诸外国内政”〉“１项 亚细亚”〉“各国事情
关系杂纂／支那ノ部／汉口第一卷”。据这份档案，
来自牯岭Ｃｏｕｎｃｉｌ发表报告书称，１９１４年夏季居
住在牯岭的外国人数分别是：英国４７６人，美国
４５６人，德国４８人，瑞典３５人，芬兰２５人，
挪威１５人，俄国１２人，瑞士９人，日本７人，
法国４人，比利时１人。共计１０９１人。临时避
暑客９６人，支那人８８３人，而关于 “支那人”
的人数后面有一括号，注明：“支那人大部分是
西洋人的雇工以及以西洋人作为顾客对象的商贩

者”。
通过这些档案，可知日本人在１９１４年不足

１０人，而到太虚来大林寺讲经的１９２３年前后，
庐山牯岭的日本人数增加到了１１０余人。随着九
江日本领事馆的开设，一批日本股份公司和私营
企业也纷纷搬到了九江或者庐山，其中一些 “杂
货铺”和旅馆都在牯岭开有分店。而且还知道日
本人当时大部分居住在牯岭大林寺附近，大林寺
附近变成了日本人的主要生活区域。从档案和上
述常盘大定的描述看，太虚在大林寺讲经的那两
年，可以说大林寺附近变成了一个小型的 “日本
人街”；太虚当时在大林寺讲经，引来日本商人
和九江日本领事馆江户领事前来听讲，其热闹场
面，我们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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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据当年穿梭在中日佛教界、政界和商
界且与太虚个人具有深交、后来还成为 “庐山世
界佛教联合会”和 “东亚佛教大会”日方主要联
络人的水野梅晓的记述，当时对太虚的讲演深感
兴趣的，是江户千太郎领事。

他 （指江户千太郎—引者）去庐山避暑
地，看到颇似日莲上人当年 “路旁说法”的
场面，即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屋墙上悬挂着
“世界佛教大会”的招牌，旁边用英汉两种文
字写道：“愿意听佛法的人，随时欢迎”。看
到这个招牌，江户感到好奇，便发生了兴趣，
最后进到那间木屋内去听讲经。以后每天都
来。听说每天总有一位在相同的时间，穿着
相同的服装前来听讲的日本人后，寺院的和
尚便与江户聊起天来了，并给他倒茶，然后
便问：“您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江户只
回答说；“我是日本人”。他当时并没有透露
自己是驻九江帝国领事馆的领事，所以都不
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渐渐地被传开了，
知道他是日本的领事……。终于知道江户领
事身份后的木屋的主人太虚法师，在暑期讲
经大会结束而返回武昌佛学院的途中，在九
江特地拜会了江户领事。他说，作为世界佛
教大会的会长，想今后与日本佛教界建立关
系，在明年暑期大会上希望日本能派遣佛教
大家，一起演讲，希望能得到领事的支持瑏瑥。

水野这里的记述，非常具体而形象，似乎还原了
当时太虚讲经现场的部分情况。从水野的特殊身
份看，这些细节，很可能是他后来从江户领事那
里听说的，应该属实。据太虚记载，江户后来致
电日本外务省，转达了太虚的意愿。翌年日本便
派来了佛学大家，参与太虚的讲经活动。不过，
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江户千太郎领事的电
文，在此次搜集的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并没
有直接发现有收藏，只是在与 “庐山佛教联合
会”相关的一些档案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内容与水野的上述描述一样，一般都是重复江户
千太郎与太虚的这次的 “结缘”。
水野梅晓后来在回忆 “东亚佛教大会”成功

举办的文章中，曾特别强调指出，由于有了江户
千太郎领事当年细心的留意，才有了 “东亚佛教
大会”举办的结果，是江户领事创造了日华两国
佛教徒正式握手的机会，因此，希望日本佛教界
不要忘记江户领事的名字瑏瑦。
江户千太郎是否如太虚所说，是 “日本的佛

教徒”，我们目前无据可查。不过，通过对日本

国家公文管所藏战前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的调

查，我们发现了江户千太郎不平凡的身世。
这份档案是关于江户千太郎逝世的悼词。致

辞人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档案名称：
“１７．故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君ノ灵ニ告ク 宇垣大
臣 自昭和十三年六月”。收藏在 “外务省外交史
料馆”〉“战前期外务省记录”〉 “Ｚ门 先例及杂
类”〉“１类 先例”〉 “５项 事务关系”〉 “０目”〉
“外务大臣祝辞及悼辞等先例”。所藏馆内查询号
码：Ｚ－１－５－０－１２。所藏馆：外务省外交史
料馆。档案作成年月日：昭和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１９３８／０６／２０）。共２页。所属机关：外务省。
据该悼词，江户千太郎出生于明治１７年

（１８８４），福井人。明治４１年 （１９０８）东京帝国
大学文科大学毕业 （今天的文学部），先后在鹿
儿岛县和茨城县从事教育工作。大正７年 （１９１８
年）通过 “高等考试外交科”的考试，进入外务
省，任 “领事补”（即领事候补），先后在奉天
（即沈阳）、天津、桑港 （即旧金山）赴任。大正
１２年 （１９２３）升为领事，历任九江、青岛、英
国利物浦等地领事，昭和５年 （１９３０）担任外务
省 “书记官”、文化事业部第二科科长，同年转
入第一科，为对华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昭和
１０年 （１９３５）担任驻汉堡总领事三年，为日德
的通商和文化交流事业贡献卓著。昭和１３年
（１９３８）３月被派往天津，担任总领事。而就在
天津赴任期间，遭遇意外而死亡。终年５４岁。
从这份档案可知，江户千太郎由 “领事补”

升为 “领事”，是１９２３年，同年即被派驻九江。
因此，中国九江其实是江户千太郎政治生涯中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户领事不仅对太虚的演讲表
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据１９２３年 《海潮音》
第４年第８期载，在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召
开之际，他还写了一份贺信，并且按照日本人的
习惯，还送上了贺礼：

虚师道鉴

贵会宗旨，不胜佩仰。谨具薄礼，聊表
微忱，务乞哂纳为荷。专此，敬祝
贵会前途伟业无量。

江户千太郎谨启瑏瑧

江户这里所说的 “薄礼”，其实是 “十元大洋”，
这可以从 《海潮音》第５年第２期 《牯岭大林寺
首付款目总账报告 自癸亥六月起至甲子正月止》
中得到确认 （“收千户太郎捐洋十元”。“千户太
郎”是江户千太郎之误）。也许是因为江户一系
列的举动打动了太虚，在 “世界佛教联合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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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演讲会的主讲嘉宾中，我们看到有江户的名
字。但后来似未成行 （见 《海潮音》第四卷第八
期 “世界佛教联合会函电一束”）。翌年，在江户
千太郎领事的积极推动下，第二届 “世界佛教联
合会”在庐山隆重召开。江户领事致电太虚，通
报日本代表团将如期参加会议的决定。

太虚法师鉴：
对于贵讲演会，敝国大僧正以及博学

者，决定参加。故台端登山时，敝领事盼面
谈，一叙详事。请台端底 （抵———引者）浔
日期并船名，先电知是荷。江户叩瑏瑨。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江户千太郎在汉堡时的合影瑏瑩

１９２０年代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外景瑐瑠

总之，作为日本的政治家，江户千太郎与太
虚的一系列举动，从当时的中日关系看，我们不
排除其政治背景和意图，但与此同时，从太虚一
方来说，我们也不排除太虚从当时中国佛教的现
状出发，企图借助日本江户千太郎领事的政治地
位，利用庐山大林寺演讲活动这一平台，向日本
传递试图 “联合”日本佛教徒、从而使得他所倡
议的 “世界佛教联合会”办得名副其实的愿望。
前面水野梅晓说江户千太郎是使中日两国佛教徒

“正式握手”的桥梁人物，此言并不过分。

二、强调 “东亚”名称的背景

据 《海潮音》第５年第８期 “世界佛教联合
会开会纪事”报道，１９２４年７月１４日，中日代

表团在会后举行了 “中日代表联席会”，会上太
虚提议明年在日本召开联合会，请日本筹备。对
此，日方代表团木村泰贤表示，“明年在日开会
是东亚各国联合会，再明年乃筹开各国佛教联合
会”。太虚紧接着就会议名称提出建议：“明年开
会，名称可为 ‘世界佛教联合会东亚会议’，以
本会性质是世界，实际则是东亚。”对于太虚的
建议，木村进行了较长的陈述：“‘世界’名称果
佳，但形式与力量惟属东方一部分，没有西洋人
加入，名实恐不相符。然我们作事总是向大的范
围，如世界名称很大的，在日本开会需要有英、
美、德、法加入方可，况 ‘世界’名称加 ‘东
亚’名称，上面是大的，下面是一部分，恐怕敝
国各宗不赞成。最好我们先由 ‘东亚各国佛教联
合’，倘西洋各佛教国愿意加入，则名 ‘世界佛
教联合会’未晚。敝国人做事，是一步一步的行
去，若骤名 ‘世界’，而无世界各国加入，恐引
人起误会。”太虚当即提出异议：“但此会名世界
已经两年，倘明年到贵国换名 ‘东亚’，恐与本
会初发起人原意不符。明年虽在贵国开会，若与
本会离异，引人误会。”经过几个回合后，木村
最后说：“明年敝国开会，名 ‘东亚佛教联合
会’，倘后年贵国开会，仍名 ‘世界佛教联合
会’，敝国总是情愿加入。设再换名 ‘庐山世界
佛教联合会’，敝国也依然加入。”木村就是拒绝
使用 “世界”名称。对于木村的执意，太虚最后
表态说：“今日于联合会上商议名称，表显中国
人之理想与日本人之实践各有精神。然明年开
‘东亚佛教联合会’，所抱理想，依然是 ‘世界’
的，希望理事相契”瑐瑡。从商议的结果看，似乎
太虚最后同意了日方的提议，带有妥协的意味，
然而从 “希望理事相契”字面看，太虚应该是向
日方打了一个 “预防针”，希望日方表里如一，
有言必行。
对于日方执意强调使用 “东亚”而拒绝使用

“世界”的意图，太虚当时是否已有洞察，我们
不得而知，但是他对日方以 “理事相契”的期
待，则意味深长。其实，考察当时日本国内的媒
体报道可知，对于翌年在东京召开会议的名称，
日本国内并不像木村所言，“恐怕敝国宗派不赞
成”，倒是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翌年在日本东
京召开 “东亚佛教大会”前夕，日本真言宗 《六
大新报》第１１３９期发表的 “中华民国佛教代表
者を欢迎す”（“欢迎中华民国佛教代表者”）的
社论得到了解。该 “社论”开门见山地指出：
“虽言东亚佛教大会，实际不过是中华民国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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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佛教家之会合。为何不加上印度、暹罗、西
藏的佛教家，以谋亚洲佛教徒之联合？我们曾经
发出过警告，但最终未果”瑐瑢。日方代表木村执
意使用 “东亚”名称而拒绝使用 “世界”，其实
最后到召开时，却是 “中日两国”的代表而已，
尽管实际上也有 “朝鲜”和 “台湾”的代表参
加，但只是摆设而已，并无实际影响。
日方执意使用 “东亚”，而拒绝使用 “世界”

名称，似乎是事先就已确定的方案。这我们可以
从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得到了解。第一份档案
即是前述佐伯定胤回国后与木村泰贤一起在外务

省所做的报告会 （档案编码：Ｂ１２０８１５８７５００）。
在报告会上，佐伯这样叙述当时的过程：“十四
日讲演完后，我们就明年在日本召开世界佛教大
会事，举行会议，当时日方表示，召开如此大
会，我们以未被赋予任何权限作为理由，回避表
示决定性意见，承诺回国后，将此事向佛教联合
会汇报。然就大会名称，日方提议应该名副其
实，将 ‘世界’二字修正为 ‘东亚’。太虚主张
使用 ‘世界’的说法。最后世界佛教大会同意
（日方）这一提议，决定明年在日本召开时，作
为其延续，称 ‘东亚大会’。”可见执意使用 “东
亚”，是日方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方案。

还有一份档案，标题 “２１．世界佛教联合会
第四次开中华佛教教席会议决案十四条 中华佛

教联合会筹备处简章 中华佛教联合会大纲”，收
藏在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战前期外务省记
录”〉３门 通商〉 “１０类 宗教、教育及学艺”〉
“１项 宗教”〉“宗教关系杂件 第五卷”。档案编
码：Ｂ１２０８１５８７６００。所藏馆查询号码：Ｂ－３１０
－１８－００５ （所藏馆：外务省外教史料馆）。页
数：１２张。管辖机构：外务省。该档案材料由
水野梅晓提供，这里我们来看看其中由水野梅晓
执笔的对该材料的说明部分。
这份档案材料，写于大正１３年 （１９２４）８月

１６日，即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闭幕后约一个
月之后。标题译成汉语的意思是 “即将组建中华
佛教联合会”。字数不多，全文意思试译如下：

日前出席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木村、
佐伯及本人等三人，真可谓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想要将我国佛教宣传于世界，需先始于
与中华的联合，渐次谋东亚佛教之联合，然
后向世界推广。是故，经过我们的耐心劝
说，参会各省代表皆对我等的提议表示了赞
同。在我们离开庐山后的翌日，各省代表召
开了联席会议，并同意着手行动起来。果然
如另纸，表决通过了 《中华佛教联合会决
议》及 《中华佛教联合会大纲》和 《中华佛
教联合会筹备处简章》，并将其邮寄过来。
因此，我等此次之行，相信对于促进支那佛
教联合会做出了一些的贡献。特将三项材料
附上。

从译文意思可以了解到，这是水野梅晓向外务省
提供的关于中方在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闭幕
后、中国佛教界成立的全国性佛教组织的 “决
议”“大纲”和 “简章”材料的说明。据水野称，
这三份材料由中方寄来。这三份材料，后来 《海
潮音》进行了刊载，此不赘述。总之，水野在这
里所说的由 “中日”佛教联合，渐次到 “东亚”
佛教联合，最好推广 “世界”的说法，与前述木
村所讲的 “一步一步的行去”的调子，其实是相
一致的，口径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方
执意 “东亚”，应该隐藏着某种背景。
那么，其背景到底何在呢？尽管我们从日本

外务省外交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

这一问题的线索，但是，日方代表团民间成员代
表胜平大喜的演讲报告，则对此有所交待。临济
宗僧侣胜平大喜作为 “日本佛教联合会”民间代
表的身份被派往庐山参加会议，是日方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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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胜平大喜回国后不久，在由他的故乡岛根县
教育委员会举办的讲座会上进行了一场讲座，讲
座内容后来经过整理，以 《支那及印度视察谈》
为题，连载于１９２５年 《岛根教育》杂志第３６２
期和第３６３期。胜平大喜的讲演内容主要是回顾
此次他去中国庐山参加 “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前
后经过，其中透露了许多有趣的信息，比如在大
连街上碰到俄罗斯的乞丐，认为俄罗斯看似强
国，但输给了日本，不堪一击；在北京见到 “有
名的释佛慈和尚”，虽然受到很好的招待，但
“话不投机”；在汉口见到在日本 “住友银行”工
作、曾经留学日本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的中国
人，认为有留学日本经历的中国人一定会对日本
怀有好感，可是恰恰相反，该留学生却认为中国
的 “排日教育”是正确的，因为在日本留学时，
日本的 “爱国教育”使他懂得 “爱国”的重要
性，这位曾经有过留日经验的中国人的答复，让
胜平大喜深受冲击；在宜昌碰到四位日本妇女，
得知她们是受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被迫来
到中国，四人都嫁给了中国人，其中一位出身于
千叶县，说她们四人于二、三十年前来到宜昌，
都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最后在四人的请求下，
胜平大喜为她们的祖先诵经超度，胜平由此对日
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批评，说西方人向世界输
出 “基督教”，日本却向世界输出 “日本姑娘”，
等等。这些虽属点滴记录，然而，却道出了许多
耐人寻味的 “事件”背景。也就是在这些 “点滴”
的记录中，胜平大喜对日本当时为何执意回避
“世界”而强调 “东亚”的背景，进行了交待：

去年因为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大会，也
让我去讲演，所以我也去了。据说，召开世
界佛教大会———是真是假，我不知道———说
什么英、美、法都对其虎视眈眈，搞不好会
予以阻止。既然基督教在支那已经传播甚广
了，对于日本与支那的和尚聚在一起，我想
他们应该不会那么产生神经质的。我们出席
这次大会，并不是因为有政治家的指示，只
是我们觉得应该呼吁日支亲善，所以用尽一
切语言，反复强调日支相互之间应该亲善，
不应该有我们是在暗地里为政治服务的误

解。……如果日本 （在中国）有布教权，即
便日本人都走了，我们还可以以中国人为对
象，持续从事布教活动。但是，因为没有布
教权，所以英国警察或支那警察会利用一切
手段，驱赶我们回国。无奈那些有志的日本
青年僧侣，都愤然流泪回国了。关于这一

点，我在庐山的佛教大会上曾讲过，既然我
们未能获得布教权，那就干脆让支那僧侣与
日本的僧侣真正一起联合起来，或者日本学
习支那佛教的长处，或者支那学习日本佛教
的长处，以此保持长期的亲密，这是我最后
的提案。支那最为有力的太虚和尚与我紧紧
地握手，我们对此进行过磋商。
日本有所谓佛教联合会的组织。我最近

去了一趟京都的大本山，听说今年要召开什
么国际佛教大会。我说，连支那都用世界佛
教大会的名称召开大会了，为何使用国际佛
教大会名称呢？我向一位干事提问，他说，
其实是文部省希望不要使用这种名称，因为
担心用世界佛教大会名称，英美会产生疑
心，觉得世界的人都会聚一起，这样会让英
美产生妒忌，惹出麻烦，所以使用国际这个
名称，这样他们会觉得是在谋求日本与支那
之间的亲善。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幸的是，佛教家没有布教权，所以，

只有与对方的和尚建立交往。尽管这种做
法，范围狭小，但正因为范围狭小，可以说
成功率也高。虽说支那的佛教处于衰微状
态，但有巨大的潜力，其中有许多真正信仰
佛教的热心的信徒。比如在汉口一带有几十
年保持素食的大信徒王制明，在上海一带有
王一亭那样在上海的支那人中既有钱又能写

字、画画的虔诚的信徒，而且也是一位素食
主义者。……支那佛教虽然衰微了，但我们
绝对不能轻视它。在他们的门下，有许多佛
教研究家。我们日本的僧侣如果能够与这些
处在上流的人彼此结合在一起，支那四亿人
中的一部分人一定会因为他们而在精神上得

到滋养，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就
近的来说，今天前来听讲座的在座的各位与
像太虚和尚那样有地位的人底下的信徒，如
果能够相互结合在一起，我想一定能够在精
神方面得到日支亲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
们年龄大的人暂不管他，我希望年轻有为的
青年僧侣，发奋起来，有一种去支那掘坟埋
骨的骨气，去从事布教活动瑐瑣。

胜平大喜的这一段话，透露了两个背景，第一是
日方为何积极派团出席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
积极参与以太虚、王一亭等人为首的中国佛教上
层人士举办的活动的意图，第二是日方此次执意
使用 “东亚”而回避 “世界”名称的原因。关于
前者，如胜平大喜所言，即为了在中国寻求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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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传教）的渠道，所以需要与中国佛教权威
人士建立健全的关系，强调 “日支”僧侣之间的
“亲善”。胜平在这里所说的日本 “没有布教权”，
即指日本与中国签订的 “对华２１条”条约中被
删去了的在中国的 “布教权”条款。据各类相关
出版书籍载，当时日本佛教界对此一直耿耿于
怀，他们既把矛头指向日本国内，说日本政府无
能，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佛教徒，说中国佛教徒不
够 “觉醒”，认同基督教在华传教，却消极地对
待日本希望在华 “布教”的诉求，所以他们异口
同声地强调中国佛教 “衰微”，这也是 “中国佛
教衰微论”的主要背景。与此同时，他们更把矛
头指向欧美，认为是欧美在背后指使中国，“排
斥”日本佛教进入中国，只容许基督教在华传教
的权利，其中，如后所述，甚至有一部分日本佛
教徒还认为欧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中心在庐山牯

岭，而且庐山牯岭就是欧美 “排日”运动的策源
地瑐瑤。因此，希望为日本佛教在华获得 “布教”
的突破口，是第一个背景。关于后者，胜平大喜
已讲得十分清楚，之所以不让使用 “世界”名
称，其实是日本文部省的旨意，日本政府担心使
用 “世界”，“英美会产生疑心”“惹出麻烦”，所
以力求回避 “世界”名称。在我们今天看来，
“世界”与 “国际”名称，含意应该基本相同，
但在当时，特别是对日本来说，“世界”一词似
乎特别敏感。日本政府为何对 “世界”一词如此
敏感？胜平大喜虽然没有交待个中缘由，但是，
我们知道，１９０５年，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
区的利益为争端而发动的日俄战争，最后以日本
获胜为结局，之后，１９１４年，又围绕在中国山
东半岛和胶州湾租借地青岛的利益，日本与德国
之间发动的 “日德战争”，最后又以日本获胜为
结局。日本接二连三在对华问题上的强势与扩
张，无疑惹怒了欧美。一时间，日本在外交上陷
入了困境，与欧美的关系，极度紧张。这或许就
是日本对于在国际场合使用 “世界”一词感到特
别敏感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围绕翌年在日本
召开后续会议的名称，作为官方派遣的日本代表
团之所以力避 “世界”而强调使用 “东亚”的原
因，也就不宣自明了。

三、让史料 “说话”———代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日本民间佛教界的 “布
教”诉求与日本官方外交上与欧美的紧张关系，
彼此绞缠在一起，演绎了一场以参加庐山 “世界
佛教联合会”为舞台的 “佛教外交”戏剧，既有

台上的，也有台下的，而且还有续篇。翌年在东
京召开的 “东亚佛教大会”，尽管是太虚的意愿
所致，但最后如前述 《六大新报》的社论所批评
的那样，实质上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性会
议。这就是淡去 “世界”而强调 “东亚”的结
果。这当然不是太虚的初衷。关于 “东亚佛教大
会”，今后我们将有专文予以探讨。
行文至此，本文的任务应该完成了。然而，

翻阅日本 《中外日报》，我们发现有两则报道，
十分有趣；鉴于其内容以及史料价值，这里拟摘
译其中的一部分，予以介绍，并作为本文的结
语。让史料 “说话”，倒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一则报道是关于此次作为日本 “佛教联合

会”派遣的日方代表小林正盛从参加庐山 “世界
佛教联合会”归来的一篇采访。该报道标题是
“支那の佛教研究热と期待さるる两国佛教徒の
接触：小林正盛氏名の归朝谈”瑐瑥 （意思是 “中
国的佛教研究热与受到期待的两国佛教徒的接

触：小林正盛归国访谈”）。该报道首先介绍小林
正盛此次受 “佛教联合会”的委托，作为权田雷
斧的代理参加中国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在
演讲会上，宣讲 “日本密教之概观”，７月１３日
抵达长崎，２０日回到京都。这篇采访便是在京
都举行的。
小林在采访中首先回顾了庐山演讲会的情

况，说会期本来预定２日至２０日举行，后来由
于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延期至７日召开，小林
自己的演讲被安排在第一天，“听众网络了来自
中国各界的绅士、淑女，也有僧侣；由于天气渐
渐开始炎热，前来避暑的人也多了起来。此事业
的中心人物是年仅三十六岁的青年太虚和尚。太
虚的人品和见识自不待言，在日本也很难见到这
样的人物。他亲自在革命发祥地的武昌建立了佛
学院，还创刊了内容丰富的杂志 《海潮音》月
刊，拥有广泛的信徒。然而，佛教圣地庐山，几
乎全部被欧洲人占领，每年夏季，一些传教士集
中在这里，相互商讨在支那的传教活动，成了基
督教在支那传教的策源地。太虚对此感到愤慨，
于是去年开始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举办暑期演
讲活动。庐山现在跟日本国内的轻井泽一样，成
为欧美人唯一的避暑地了”瑐瑦。
关于演讲会，小林正盛回应说， “除太虚和

尚外，还有南京内学院法相宗大学长欧阳渐、在
北京研究佛教的美国人、挪威人、德国人，他们
都做了演讲。从我国来的佐伯、木村二位和自己
也出席了。听说，去年大谷大学的稻叶圆成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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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道来这里做了演讲。太虚和尚的寺院叫大林
寺，是将被废坏的寺宇兴建成新式的建筑，还有
可以容纳三四十人的听讲生居住的宿舍”。小林
正盛还透露说，“太虚和尚的事业，有着坚实的
内容，他希望日本也能够召开这样的演讲会，届
时自己将率领２０人左右去声援助威。太虚看到
《海潮音》上刊登的他写给 （权田僧正）翁的字，
说如果真正想拯救印度、拯救亚洲，只是赋诗吟
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我们佛教徒不发
心拯救印度人民、拯救东方亚洲这样宏大的誓愿
呢？太虚的话里，流露出了他自己就是以这种自
觉和抱负而努力前进的愿望。目睹这些，我感到
非常的痛快”瑐瑧。
接下来，小林谈到去南京 “支那内学院”访

问和杭州灵隐寺参观的情况。“看到内学院祭奉
着慈恩大师和玄奘三藏的像，欧阳渐等以及学生
全部是在家人在潜心研究佛教，深为震惊。又在
（杭州）灵隐寺看到石雕佛像满满地刻的是金刚
萨埵之类少见的密教类佛像，也为这种雄伟的装
置所感动。……在支那停留期间，穿上信徒送给
的支那僧侣的法衣，周围支那人都颇有好感”。
小林正盛最后总结说：“我去潮州灌顶时就已感
觉到，支那的佛教研究，除一部分僧侣外，可以
说都被居士接棒了，而且，这一部分僧侣在接待
居士方面，非常的尽力。因此，信仰佛教的支那
人对日本人有着很高的信赖，这是不能忽视的事
实。从宗教上讲，两国人的接触，对于彼此来
说，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宗教
上，两国人接触的机会越多，将给国家间的外交
带来巨大的影响”瑐瑨。
以上是 《中外日报》对小林正盛的访谈的大

致内容。从访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日人小
林正盛的眼里，庐山牯岭是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策
源地，太虚年轻而有抱负，有才识，有国际眼
光，不仅面对日本，而且放眼亚洲，热爱佛教；
以 “支那内学院”为代表， “居士”在中国已成
为佛教研究的主要群体，出家僧众对居士十分敬
重；中国佛教徒对 “日本人都抱有 “信赖之念”，
因此，加强两国佛教徒之间的接触，有益于两国
外交关系的发展，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了
解到，小林正盛是在参加完潮州 “灌顶”后，直
接从潮州去的庐山。
也许是因为身兼日本 “佛教联合会”常任理

事要职的原因，小林正盛的谈话似带有 “官腔官
调”的味道，“真情”不够显露。然而，另一则
报道所提供的信息，则颇富资料价值，或许能让

我们耳目为之一新。
分为上、下两期、连载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１

日、６月４日版的以 “庐山における佛教徒大会
に就て”为题的报道，是一篇投稿，发自汉口，
作者叫清原实全。在文章的开头，清原实全首先
介绍了他写这篇报道的动机，说 “在离开日本
前，就通过 《中外日报》了解到７月将在庐山召
开第二次佛教徒大会，各宗佛教联合会将派代表
参加，而自己此次中国之行中，参访庐山等佛教
遗迹即是重要的行程之一，如果能够把顺便了解
到的佛教徒大会召开的主旨和准备情况做一个报

道，也许不会徒劳的吧”。基于这样的想法，清
原实全把他所了解的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召
开的情况，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
据清原实全报道，“佛教徒大会的主办者是

住在武昌的太虚禅师。太虚禅师担任佛学院院
长，在现代支那佛教中，是一位具有积极进取、
德学兼备、网络了支那各省有影响力人士的人
物。今夏的大会，将有更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参
加”。清原强调指出，“在日本佛教在支那尚无布
教权的当下，以这样的会议作为契机，派遣有影
响力的人物参加，与支那佛教徒进行交流，加强
友谊，进而给支那佛教徒以觉醒，那么可以说这
将成为日本佛教徒对支布教运动的第一步。而
且，作为日支亲善运动，这是最有效果的，将在
国交上发生不少的影响”。清原还叙述说，“（驻
九江）领事也出席了去年的大会，并提供了很大
的援助。不巧，领事去上海出差了，不在九江，
失去了会面的机会，不过，我想，在武昌应该有
会见大会主办人太虚法师的机会吧，于是便离开
九江，乘船逆行而上，来到了汉口”。清原接下
来对当时庐山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当下，支那
佛教史上著名的庐山的牯岭，与我国轻井泽一
样，完全变成了欧美人避暑欢乐的街镇，每年夏
季有二三千人前来集会，而其大多数是分散在东
亚各地的传教士，构成了在支那的排日运动的策
源地。此牯岭一带的开拓者和租借人是英国传教
士李德立。他在最初提出租借申请时，使用支那
人的名字，装成支那人。地方官员不知其为英国
人，后来发现后大吃一惊，但是，已成为既成事
实，为时已晚，听说很后悔。这里现在建有很气
派的教会和学校，已经变成了纯粹以基督教为中
心的地方了。看到佛教名山变成这种状态，作为
有觉醒的支那佛教徒，是难以容忍的。通过向支
那各省有影响力人士进行呼吁，由太虚法师主导
的佛教大会，应运召开了。第一届规模比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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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取得了好的效果瑐瑩。”
清原实全接下来这样介绍他会见太虚的场

面：“我拜访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氏，目的是
希望能够得到正担任支那政界大人物的洛阳吴佩

孚顾问的冈野氏的推荐信。谈话中，我们谈到佛
教大会的事情，总领事说他虽未见到过太虚法
师，但了解到太虚法师是支那佛教界知名的人
物，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一次很好的集会。要想
见到太虚法师，有位在当地三菱公司任职的热心
的佛教徒，叫王明福，是太虚法师的弟子，如果
请他当向导，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在总领
事的直接介绍下，王氏很快答应了，并由瀛华洋
行的栗本 （寅治）氏担任翻译。我们一行渡过长
江，在武昌佛学院拜访了太虚法师。……因为事
先王明福氏打过电话，所以，我们到达后，受到
了隆重的欢迎。看到写有佛学院字样的很大的匾
额，穿过支那式的洞门，来到一间土坯地的接待
室，接待室四周墙壁上挂有许多太虚法师的肖像
以及访问各地时欢迎场面的纪念合影照片。我们
喝完茶，吃了一些糖果，休息片刻后，恰好是午
餐时间。于是，被带到斋堂，看到了约有一百人
的信徒按照佛教仪轨用餐的场面，更参观了教室
的设备，然后我们在另外一间房间吃了一顿支那
素菜。吃饭时，只有我们三人和一位太虚法师秘
书的支那僧人。当我们快要吃完时，太虚法师便
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太虚法师是一位今年将年满
三十六岁的壮年僧。其实，形貌非常和蔼可亲。
在翻译还未来得及介绍时，他为了表达欢迎远来
客人的喜悦之情，首先为我挥毫写了一幅字，充
分展示了他的外交才能。”瑑瑠

据清原实全介绍，太虚向他介绍了召开 “佛
教徒大会”的动机：“佛教徒大会一直以来每年
只是在浙江省内召开。由于渐渐为人所知，而且
感觉到时代的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合作也渐
渐牢固起来，于是就有了召开世界佛教徒大会的
机会。现在是需要中日两国人民自觉团结起来的
时候。这不应该单单是国际上的当事人所做的事
情，而且，在国际交往上，常常有英美人的阻止
运动，因此，在国际上不可能期待中日间有更为
圆满的交往，需要谋求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团结。
而为了增进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亲善交流，很自然
应该以中日佛教徒的联合运动为先，这是理所当
然的责任，何况西欧文化现在正处于穷途落日之
地步，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它，而东方文化的
发挥，其实就是我们佛教真正精华的发挥，时代
告诉我们，世界文化的救世主，就是我们佛教，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才对。因此，从这点讲，
我们深信，世界佛教徒的一大联合尤为紧要，同
时相信日本佛教徒也应该对此无有异议，希望日
本佛教徒成为这支运动的中坚力量，谋求更广大
的信徒联合起来。”以上是清原实全与太虚见面
时，太虚向清原实全讲的一番话。清原实全最后
说，“听说今夏庐山世界佛教大会将由日本佛教
联合会派遣佐伯定胤僧正和高楠博士作为代表出

席。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家出席，我们佛教徒将表
示热烈的欢迎。”落款日期是 “大正十三年五月
十八日”瑑瑡。
以上是清原实全从汉口寄给 《中外日本》的

投稿文章的全部内容。关于后半部分所介绍的清
原实全与太虚见面的情况，《海潮音》第５年第
５期以 “日僧参访佛学院长”为题，也进行了报
道，内容基本相同。比如说会见太虚是 “古历４
月１３日”，清原实全是 “日本融通 （原文作 “通
融”，误，今改———引者）念佛宗的 “布教师”，
当时与汉口日本 “瀛华洋行大班”栗本寅治一
起，有汉口红十字会王森甫居士陪同，太虚讲到
应该用东洋文化拯救西方文化，中日两国人民应
该联合起来，特别是 “中日之佛教徒，尤当努
力”等等。末尾还记述说，离开时，清原向太虚
“索赠品，法师当赠以海潮音二册，清原遂捐洋
五元于海潮音社而别”。
与前述小林正盛的 “访谈”相比，清原实全

发自汉口的这篇报道所提供的信息，极具参考价
值。第一，它明确指出，日本佛教在中国尚无布
教权的情况下，以参加会议的形式作为契机，派
遣有影响力的人物参加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
与中国佛教徒进行交流，加强友谊，进而给中国
佛教徒以觉醒，那么，可以说 “将成为日本佛教
徒对支布教运动的第一步”。清原实全的身份是
日本 “融通念佛宗”派往汉口的 “布教师”，因
此，他的这一观点，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
映了日本佛教徒希望在华获得 “布教”突破口的
普遍愿望。通过清原实全的文字，我们对于日方
之所以积极派遣代表团参加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
会”的理由，可以再一次地得到确认 （文中提及
日方将派遣高楠顺次郎出席事，后因高楠顺次郎
负责 《大正藏》编纂工作，无法脱身，改为木村
泰贤出席）。第二，太虚对东方文化充满着自信，
他希望用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文化，而中日佛教徒
应该联合起来，将东方文化 “精髓”的佛教文化
发扬光大。据 《海潮音》报道，太虚当时向清原
实全表示，“发挥东洋文化之大事，全在中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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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之肩上”。因此，希望与日本 “联合”，一起
“拯救西方文化”（即抵制基督教文化），也是太
虚当时的愿望；正因为抱有这样的期望，所以太
虚在会上最后以看似 “妥协”的方式，勉强同意
日方提议的翌年在东京召开会议的名称改为 “东
亚佛教大会”。这么理解，似乎更合乎逻辑。
总之，小林正盛的访谈录和清原实全发自汉

口的报道，再一次地告诉我们，围绕１９２４年庐
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召开，特别是翌年在东
京召开下届会议的名称，日方执意使用 “东亚”，
力避使用 “世界”一词，强调中日双边的 “亲
善”，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官方外交上的焦
虑以及日本佛教失去在华 “布教”权的困境。另
一方面，就太虚来说，为了使其佛教改革事业走
向世界，以回应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压力，太
虚与日本佛教徒大谈 “中日佛教联合”，希望从
日本佛教那里学到佛教版 “传教”的经验，而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暂时做出的一些 “让步”，也
是难免的，一切向前看。日本佛教对华的 “诉
求”与太虚对日本佛教的 “期待”，交汇在一起，
产生 “共鸣”，似乎是促成第二届庐山 “世界佛
教联合会”隆重召开以及中日双方同意翌年 “东
亚佛教大会”在东京举行的关键原因。因此，如
果没有太虚对日本佛教的 “期待”，只是日本单
方面对中国佛教抱有 “诉求”，日本的 “佛教外
交”实力是无法得到展示的。小林正盛的访谈录
和清原实全的报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也
是本文最后试图将二人的文字译成中文，作为文
文本结语而予以介绍的理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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